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酷刑演示：上绳








 红墙摇摇坠，莫站危墙边。退党、退团、退队（三退）顺天意，神佑得平安。心铭大法好，步入新纪元。














用海外电子信箱给freeget.ip@gmail.com发电子邮件（标题不可空白），10分钟内会拿到几个IP地址。突破网络封锁，访问明慧网 www.minghui.org了解更多真相！ 

















央视构陷法轮功的天安门自焚伪案的报道漏洞百出。譬如“自焚者”王进东的衣服、面部都被烧坏，而两腿间装有汽油的雪碧瓶却完好无损，最易燃烧的头发也还完整。王进东身后，一警察拎着灭火毯，晃来晃去等待拍摄，等王喊完口号后，才把灭火毯盖到他的头上。◇








【明慧网】〖河北张家口来稿〗腊八这天，七位法轮功学员骑电动车出去讲法轮功真相。大家来到十五里外一个村子的一位法轮功学员家，请他开农用三轮车把大家拉到山区的村庄讲真相。因为他们的电动车爬不了山。


刚到法轮功学员家，该村的村书记因事也来到学员家，书记一听是法轮功学员们来了，就说我得和他们一块儿坐坐（一起聊聊的意思）。于是走到屋里和大伙打招呼。


书记一进来，法轮功学员立即拿出支持控告江泽民的征签表，请他签名，他毫不犹豫地签了名并按了手印。法轮功学员向大家介绍了这位书记如何保护法轮功学员及因此得福报的故事。书记说：我那天跟我媳妇说了，“你也和村里的炼功人一起炼功吧，没事，谁要敢挡拦你，我来收拾他。”


学员和他说：“不瞒你说，他们来是想让我拉他们去山里给老乡讲真相救人的”书记马上说：“可惜我的车太小，不然我送他们去。”


大家上了法轮功学员家的农用三轮车，由于天气太冷，油管里的油有的地方凝固了，走了不到五里路车就熄火了。必须用热水把油管的油化开，车才能走。让谁送热水来呢？对，就让书记来吧，他最合适了。于是给书记打了电话，请他赶快送一壶热水来。


不到十分钟，书记开车来了，带来了一壶开水，并说：“你在这先化着油管，我送他们上山吧。”于是他将三个法轮功学员送上了山村。当他回来准备再拉另外四个人时，正好法轮功学员已开着农用三轮车上路了。◇























夫妻被迫害　大庆一家四口状告江泽民


　

















【明慧网】夫妻双双被迫害，儿子才十六个月时就被迫骨肉分离，大庆市杜蒙县农民李淑春与其夫刘福斌、女儿刘瑞、儿子刘纯共同起诉迫害法轮功的首恶江泽民。 


李淑春遭受过两次劳教，一次一年，一次两年，第一次被绑架劳教时，儿子刘纯仅有十六个月大、女儿也只有八岁，经历了骨肉分离的痛苦后，在劳教所被迫害的九死一生；其夫刘福斌，先后经历了绑架、洗脑班、三年劳教迫害，遭受了上绳、老虎凳、搓皮肤、浇凉水或开水的酷刑折磨，曾经被打断耳骨、搓烂脸上的皮肤，二零一零年又被非法判刑十年，至今还在黑龙江省泰来监狱遭受迫害。 


李淑春在控告状中陈述的事实： 


一九九六年的冬天，二十五岁的我就患有心脏病、甲亢、肺气管炎，当时四岁的女儿刘瑞也体弱多病，丈夫刘福斌每月的收入七、八百元，去掉我们娘俩吃药的钱，生活费都不够，每月还得借钱。就在这时候，经别人介绍，母亲修炼了法轮功，并带回一本《转法轮》，告诉我法轮功能祛病健身。当时女儿干咳，咳嗽药吃很多也不见效，我就拿起《转法轮》给女儿读，真是太神奇了，女儿三天就不咳嗽了。从此，我和丈夫刘福斌每天都抽出时间读《转法轮》、炼五套功法，并按“真、善、忍”做好人，不知不觉中，我身体所有的病不治而愈，女儿也健康的一天天长大。我做点小买卖，我和丈夫的收入不但还清了外债，还有了积蓄。法轮大法给我家带来了美好，我们一家人生活的好幸福。 


一九九九年七月，一场迫害改变了这一切。一九九九年七月二十二日，我和丈夫像往常一样，早晨五点半来到街心花园炼功，却被警察带到公安局大院，院里站着不少法轮功学员，我们就一直顶着烈日站到下午才让回家。从此以后片警扈剑龙、刘芳武经常到我家骚扰，严重干扰了我们家的正常生活。 


串门也是“罪”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我丈夫刘福斌因上同修家串门被民警刘志怀上报说是串联，结果将丈夫非法关在看守所二十八天，逼写“保证书”。出来后，扈剑龙还多次到家里看我们在不在家，有时半夜也来敲门，弄得四邻不安，要是出远门还得通报一声才能走。 


洗脑班中过年 


二零零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农历腊月二十八，也就是过年的前一天，杜蒙县里组织办“洗脑班”，把我丈夫刘福斌关在石人沟办事处十五天。当时我怀孕差三个月就要生了，需要人照顾，我就拉着女儿和他们评理。他们气急败坏，随后把我丈夫送到杜蒙县看守所里非法关押五十八天，临放时还要了两千元的保证金，不交钱就不放人。 


夫妻双双被绑架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四日晚，警察刘芳武、扈剑龙等七、八个人，闯进我家，一顿乱翻，抢走两袋真相资料，绑架了我和我丈夫，为了逼问我们真相资料是哪里来的，他们把手铐铐到我肉里，我手指尖不过血、都变白了，国保大队长温忠革用报纸卷成筒狠狠抽我的脸，我于当夜被放回。丈夫在看守所里受尽警察王忠革的酷刑折磨，教唆刑事犯殴打丈夫，王忠革甚至把丈夫生殖器插在铁管里，嘴上还说：“你不说就让你断子绝孙”，三个月后丈夫被判三年劳教，被送至大庆劳教所迫害。 


强制骨肉分离 


二零零二年九月的一天晚上，警察刘芳武、扈剑龙闯入我家，一把抢走我怀里十六个月大的儿子刘纯，把孩子扔到一边，强行把我押走，六十多岁的公公抱着我儿子刘纯，领着我八岁的女儿刘瑞，去看守所要求见我，警察却威胁我公公说：“如果你不配合，把你也抓起来。”随后我被判一年劳教，送到哈尔滨戒毒所迫害。 


哈尔滨劳教所中九死一生 


进劳教所第一天，女狱警师帅便问我，“法轮大法好不好？”我说“好！”“好就扣起来！”随后把我双手背铐在狱警办公室的暖气管上，一连七天，干警用语言嘲笑我、侮辱我，然后又把我放到卫生间，让我骑在蹲便上，双手背铐在水管上，大冷的天还故意开着窗户。 


过了五天，又把我押到仓库里，双手吊铐在铁架上，狱警尹娜还打我两个耳光。三天后，我被放到车间，由包夹看着做奴工。期间，邪悟恶人轮番来对我进行邪说游说。


回家后仍被骚扰 


我本该二零零三年九月回家，劳教所却以传看法轮功师父的经文为由将我加期三个月，回到家，二岁半的儿子已经不认识我了，黑瘦的小脸，怯怯的躲在他奶奶身后偷偷的瞅我。此时丈夫还在大庆劳教所里关押，看着公公、婆婆那憔悴的脸，两个年幼的孩子，使我这受尽折磨的身心更加难过，从我回到家警察刘芳武、扈剑龙便不断上门骚扰。 


母亲在压力下被击垮 


母亲郦凤云以前体弱多病，一九九六年修炼法轮功后身体恢复健康。二零零二年我和丈夫先后被劳教迫害，所有的亲人都来指责、埋怨母亲，在社会和家庭的压力下，母亲的精神受到很大的打击，放弃了法轮功修炼，原本健康的母亲，一下子就垮了，于二零零四年六月含冤离世。 


丈夫在劳教所遭受的三年惨烈迫害 


二零零二年五月，丈夫刘福斌刚被送进劳教所，就被关进“小号”，在二大队，以副大队长张明柱为首的恶警们扒光我丈夫的上衣，开始“上绳”。“上过绳”之后，恶警张明柱又指使姜云喜等四名刑事犯对我丈夫进行二十四小时强行看管，连着七天七夜不让睡觉，不许躺着，只许站和蹲，一眼不能眨，只要一眨眼就连踢带打。丈夫的身上至今留有勒过的疤痕。那其间，大庆劳教所一直以上绳、老虎凳、搓皮肤、浇凉水或开水、利用刑事犯迫害等手段酷刑折磨我丈夫和其他法轮功学员。


我丈夫被大庆劳教所迫害两年后，又被转到绥化劳教所迫害一年。 


在监视下生活、多人遭入室绑架 


丈夫回家后，警察刘芳武、扈剑龙经常上家骚扰，不来时就打电话骚扰，二零零八年奥运期间，甚至上家看着，不让出家门，我们又成了铁栅外的“犯人”。 


二零零九年七月十三日中午，我和丈夫干活回来刚到家，社区委主任于秀丽就来了，说看看，就走了。不一会儿，杜蒙县国保大队长林家威、警察扈剑龙、刘芳武等三十几人就闯进我家，林家威进屋就把我丈夫反手按在窗台上。我问他们这是干啥，随即上来两个警察把我也按住了。当时女儿阻止警察抓人，警察就拿胡椒喷雾，喷孩子的眼睛，孩子眼睛都睁不开了，他们把孩子也按在地上，七十岁的老爹吓得直发抖，八岁的儿子吓得躲起来了。 


我和弟媳被非法劳教；丈夫被法判刑十年 


我和弟媳赵明静被非法劳教两年；我丈夫于二零一零年五月二十日被杜蒙县法院非法判刑十年，至今还在黑龙江省泰来监狱被迫害；我老爹由于一家人的被绑架而受到惊吓，一病不起，在我劳教期间含冤离世。 


我只把江泽民列为控告对象，是想给其中还有可能改过的人留下希望与机会，因为他们也是这场迫害的受害者、牺牲品，如果不能改过，恶报的下场是惨烈的。◇











正义的村书记














